
| 患病后生活陷入困境

77岁陈阿喜的人生，因为阿尔茨海默症
的到来，陡然被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段。
如今，在陈阿喜位于长宁区一幢老公房

二楼的家里，人们已经很难还原出陈阿喜在
患病前的样子。这个家中处处都是一名独居
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无助的影子。
污渍和垃圾，是这个房间的主角。灶台

附近的黄垢、被摆放在冰箱里的洗脸盆，是陈
阿喜在患病后曾为照顾自己努力过的证明。
尽管那时候的她已经因为疾病，分不清冰箱
和置物柜的区别。
房间中留存的，更多是陈阿喜生活失序

的痕迹。
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马桶堵塞了，陈阿

喜也不知清理，马桶四周留下了大量污渍。
她还曾因忘记关水龙头，导致房屋严重渗水。
滴滴答答的水从屋顶流下，毁掉了楼下高三
学生的电脑。
邻居很快发现了陈阿喜的异常。有人看

到她在垃圾桶中翻找着什么，有人遇到她在
楼道里大小便，还有人在家附近遇到了晕倒
在地的她。
紧急送医后，医生发现，因为不知饥饱，

陈阿喜患上了严重的低血糖和营养不良。

| 居委会及时伸出援手

自 2021 年 6 月开始，居委会向陈阿喜
伸出了援手。他们将陈阿喜列为帮助对象，
付费委托邻居为她配送一日三餐。居委会的
工作人员经常上门帮她打扫卫生，助浴清洁，
同时想尽办法帮她联系亲人。
陈阿喜出生在上世纪 40 年代，是家中

的长女。她一生未婚未育，亦未收养子女，一
直从事着技术类工作，拥有稳定且足以保障
其晚年生活的退休金。从相关单位在陈阿喜
家中找到的十张银行卡和 1 万余元现金可
以看出来，未患病前，陈阿喜或曾有意识地为
自己存储积蓄。
此外，在陈阿喜的近亲属中，还有一名胞

妹在世。遗憾的是，这位同样年过七旬的妹妹
已于 2020 年初远赴国外，投奔女儿。
2021 年 11 月，陈阿喜的病情加重，被人

发现晕倒在小区中，居委会将其送到了某精
神卫生中心入院治疗。
在医院，陈阿喜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

（综合性），需要长期入院治疗。一系列需要
监护人签字的文件摆在了居委会面。
看着处于困境，人身安全处于岌岌可危

状态下的陈阿喜，以及她远在海外的亲人，居
委会最终决定，由居委会作为组织出面，向长
宁区法院申请，依法宣告陈阿喜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并指定居委会为陈阿喜的监护人。

| 实质是兜底性监护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二条：“没有依法
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
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
任。”
这种由民政部门、村委会、居委会担任监

护人的情形又被称之为公职监护。公职监护
实质是一种兜底性监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公职监护依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在陈阿喜的案例里，对于这个陌生概念

率先提出质疑的，是陈阿喜远在海外的妹
妹———陈阿妹。
当被告知自己需要以陈阿喜的代理人，

参加到居委会申请陈阿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并申请担任陈阿喜监护人一案中时，陈阿
妹说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一直认为居委会、
街道是代表国家关心一下老人，是社区的一
份工作，为啥要争监护权？”
在陈阿妹看来，自己就是陈阿喜的监护

人，陈阿喜目前已入院治疗，有专业的护士和
医生进行照顾，这就是对陈阿喜最好的安排。
她不能理解监护人的存在，对于保障陈阿喜
未来生活质量的意义。
在得知自己尚未成为陈阿喜的监护人

后，她又直接表示，同意居委会担任陈阿喜的
监护人。同时，她以自己年逾七旬、身体不好
且远在境外为由，拒绝以近亲属的身份，担任
陈阿喜的诉讼代理人。
最终，在专业机构鉴定陈阿喜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长宁区人民法院判决，陈
阿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认长宁区某

居委会为陈阿喜的监护人。
这一判决结果，是在充分考虑最有利于

被监护人原则后诞生的。
长宁区人民法院认为，尽管相关法律对

成年人监护人的顺位有明确的规定，但监护
能力存在缺陷、履行监护职责存在现实障碍
的主体，不宜担任监护人。而认定监护人是否
有监护能力，应当根据监护人、被监护人特
征，监护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经济条件、资质，
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紧密程
度，监护人监护意愿等因素综合进行考虑。
本案中，作为陈阿喜的唯一近亲属，陈阿

妹在通常情况下，应当担任陈阿喜的监护人。
但陈阿妹目前年逾七旬、身体状况欠佳且长
时间生活在国外，又有自身及女儿家庭需要
照顾，其主观上不愿意担任监护人，客观上亦
无法及时、有效地保护陈阿喜的人身、财产及
其它权益。
与此同时，陈阿喜居住地的居委会，不仅

了解陈阿喜的生活、身体情况，且已在陈阿喜
处于困境情况时，较长时间主动担负起照顾
陈阿喜的职责，并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
提出了担任被申请人的监护人，这既是在履
行《民法典》项下义务，体现了“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原则，也是其关爱老人的主动担当。
长宁法院认为，尽管我国传统的涉老监

护模式以家庭监护为主，但在此类困境老人
家庭监护无法很好实现的情况下，强化公职
监护的介入程度是符合社会实际、顺应社会
经济发展，且符合立法目的的。
作为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

件综合审判庭法官，这些年来，本案的审判员
李艳旻见证了公职监护相关案件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的成长历程。她深刻地感知到，公职
监护的介入对解决独居老人照顾等棘手难题
的重要性。“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希望大家能
进一步了解公职监护的存在，以及它的相关
法律规定、法律适用与适法程序，希望困境老
人的养老问题能得到社会关注。”
目前，街道和居委会已成立了专项小组，

对陈阿喜老人的财产进行调查和登记。法院
在最近的一次对陈阿喜的回访中得知，陈阿
喜老人目前身体良好，一切平安。

（陈阿喜、陈阿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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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阿尔茨海

默症折磨得病弱不

堪的陈阿喜老人 ，
又一次被邻居发现

晕倒在小区后 ，居
委会决定将老人送

至医院， 并着手向
法院申请， 宣告陈
阿喜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由居委会
担任其监护人。

一道选择题 ，
被摆在了长宁区人

民法院的家事法官

面前。 一方面，陈阿
喜尚有一名胞妹在

世，作为近亲属，胞
妹陈阿妹可作为陈

阿 喜 的 法 定 监 护

人， 且其顺位在居
委会之前。 但另一
方面， 陈阿妹 2020
年就已远赴国外 ，
存在照料缺陷。 数
个月来， 陈阿喜的
日常照料、 送饭就
医， 都由其居住地
居委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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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成长中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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